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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中國文學特性的元根性考察」、「回到世界文學命題之初」、「世界文

學語境中的中國文學」三個方面，力爭在對中華民族文學的生存環境的考量和對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世界文學思想的解讀基礎上，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學

發展的基本走向。 

對中華民族文學的本質特徵的把握應該從它的發生學角度入手。獨特的地理

環境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在偏僻、封閉而又相對

廣闊的文化領地生存繁衍，經過漫長曲折民族融合後最終形成包括漢民族文化和

五十多個少數民族文化在內的複合文化。在 1840 年的鴉片戰爭以及後來西方列強

入侵等一系列的慘痛事實面前，中國文學所固有的「世界中心」地位無奈地讓位

於西方文學，從而被迫退居到世界文學邊緣的位置。隨著資本主義積極開拓世界

市場，各個國家民族文學原有的封閉性自給自足性被打破。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

件下，歌德、馬克思等歷史偉人敏銳地把握到時代的訊息，機智地提出了「世界

文學」的宏偉構想。重新閱讀這些經典論斷，給我們帶來諸多深刻的思想啟示。 

在中國被動接受世界文學的百年現代化進程中，西方世界文明進入了一個前

所未有的歷史時期，當今世界已然進入一個全球一體化時代。在當下全球化的歷

史語境中，隨著中國由人口大國向經濟大國的崛起，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發

展策略和模式也必須進行重新的思考。在遵循中國文學歷史發展規律基礎上，筆

者認為中國文學應循序漸進地處理好如下問題：首先，處理好中國本土文學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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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諸如「漢族與少數民族」、「中心與邊緣」等問題。其次，處理好與印度、

伊朗、越南、日本等周邊國家民族文學問題，進而處理好與其他「東方國家」民

族文學的問題。最後，處理好與西方國家民族文學的問題，諸如中德、中法、中

英、中美等問題，其中「獨語與對話」、「中心與邊緣」的問題最為迫切。 

 

關鍵詞：中國文學、民族文學、世界文學、全球化、獨語與對話、中心與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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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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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basing 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nking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advanced by 

Marxist Classic Writers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paper  was writte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namely, Chinese Literature in 

“globalization" Context, the Form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On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charact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grasp the Mastery of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Chinese ethnic 

Literature from literary genealogy.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form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o Chinese culture. The Chinese People live and reproduce in 

remote, closed and broad Region. It finally formed compound culture including Han 

ethnic culture and more than 50 national minorities culture after the long course of 

nationality integration.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year of 1840, the world center 

pos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given place to Western literature ,the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forced to pushed into the world literature edge position. With the 

dominate status of capitalism in world market, western civilization entered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It was in this context that Goethe and Marx further Keenly 

aware era's message and gave rise to their main theme "world literature". Their ideas of 

the chapter and verse are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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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ast century, western 

civilization entered a period of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and the  world entered the 

period of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the transition of the status of China from a super nation in Population to economy, We 

should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ode of Chinese literature .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al law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ed 

to handle some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step by step as follows:  

Firstly ,we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y 

and Han Nationality. Secondly, we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such as India、Iran、Vietnam、Japan and so on, 

then further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the other "Orient" 

countries. Finally, we shoul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France, England, America and so o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er and Edge” “Monologue and dialogue” is becoming 

the most crucial problem. 

 

Keywords: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globalization, Center 

and edge, dialogue and monologue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文學 77 

一、前言 
 

生活繁衍在同一地球上的人類，有著趨向全球化的天然基礎。就宏觀

來說，其實人類的歷史，就是不斷全球化的歷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文明

的起源發展及傳播與影響可以充分地說明這一點。只不過在人類文明的初

期，它們基本上處在孤立封閉的發展狀態。隨著人類生產力水準的提高，

活動範圍的增大，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之間開始慢慢地

接觸交往起來。起初這種交往大多是以間接的方式進行的，隨著時代的推

移，呈現一種加速發展的趨勢，這一趨勢從資本主義時代開始變得十分迅

速。 

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也沒有像今天

這樣，地區與地區、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繫與交往這樣緊密，

全球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化」問題儼然成

為現代人廣泛關注的世界性話題。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一書中從四

個方面來闡述全球化的維度：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民族國家體系；國際勞

動分工；世界勞動秩序（安東尼•吉登斯61-68）。其實，全球化的內涵和

使用範圍是極其廣泛的，結合當下語境全球化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

1 歷史過程的全球化；2 經濟一體化運作方式的全球化；3 金融市場化進程

和政治民主化的全球化；4 批評概念的全球化；5 敘述範疇的全球化；6

文化建構的全球化；7 理論話語的全球化……其中「歷史過程的全球化」

涵括其他諸多方面，或者說後者是「歷史過程的全球化」在不同領域的具

體表現。因此，要想對任何一個領域的全球化做出科學的闡釋都必須將其

放到「歷史過程的全球化」維度中進行，探討中國文學的全球化進程也不

例外。 

 

二、中國文學特性的元根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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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中國文學的全球化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中國文學的獨特性

進行簡要的考察。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

百年來在中國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

是在數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

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作用的網絡，

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

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 1

中國地理環境數萬年來大致保持著如下幾個特點：一、偏居一方的地

理位置。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國的發祥地一樣，中華民族文明的起源也處在

北半球的「中緯度文明帶」，但是中國的黃河——長江流域文明位於北半球

文明帶的最東端，距離其他文明中心的路程相對較遠。在海上交通十分落

後的遠古時代，這種偏遠的地理位置利於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而不利於

同其他文明取得交流，是形成中國文化「保護性反應機制」的重要條件；

二、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區的地理位置偏居亞歐大陸的東部，

它本身的地理環境又顯得封閉和孤立：中國大陸東臨大海，西北橫亙漫漫

戈壁，西南聳立著世界上最險峻的青藏高原，而黃河、揚子江滋潤著的土

地又極其廣闊，從而形成一種半封閉的大陸性地理環境條件下的完備的

「隔絕機制」，這一點可以從「中華」、「中國」的原初含義中透露出來。

而這種封閉隔離的大陸民族文化正是一個獨立的古代文化系統得以延續

的先決條件。三、條件優越的農耕世界。從地形上看，中國地貌的總輪廓、

探討中國文學的本

質，應該從它的起源開始。從發生學角度看，中國大陸的地理生態和氣候

條件決定了中國人最初的物質生活和生產方式，作為先天的自然環境所決

定的民族心理、思維方式都潛移默化地保存在中華民族的文學之中。 

                                                 
1 參閱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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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趨勢為西高東低，自西向東逐級下降，構成巨大的三級階梯狀斜面。儘

管世界古代文明大多是在大河流域的平原上成長起來的，但無論尼羅河谷

地及其三角洲平原、兩河流域平原還是印度河平原，其範圍和面積都無法

與中國文明的發源地——黃河——長江中下游平原相比擬。在氣候條件

上，中國東部自北而南依熱量差異分為寒溫帶、溫帶、暖溫帶、亞熱帶和

熱帶，在一國範圍內出現這麼多氣候帶，世界上非中國莫屬。此外，季風

氣候也為農業發展帶來了雨露的惠澤，這使得中國文明在氣候和環境上擁

有了世界其他幾個古典農業文明發源地所不具備的、得天獨厚的優越條

件。中國文明的產生以及歷經數千年而不衰退，和這一優越的自然條件不

無關係。四、幅員遼闊的文化領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中國文明佔

有最遼闊的文化領地，這使中國文化具有充分的迴旋餘地，即使受外來文

化衝擊，也不會由於山窮水盡而滅於一域，更不會遭到像地中海文明區各

文明之幫相互更迭、相繼覆滅那樣的厄運，這是中國文化歷久不衰的一個

重要的地理因素（梁一儒、戶曉輝、宮承波 3-5）。中華民族在這樣偏僻、

封閉而又相對廣闊的文化領地生存繁衍，經過漫長曲折民族融合後最終形

成包括漢民族文化和五十多個少數民族文化在內的複合文化。 

馮天瑜在《中國古代文化的類型》一文中寫道：「我們在考察某一民

族文化的特徵時，必須首先把握這個民族的文化得以繁衍的獨特的自然條

件和社會條件。當我們進行這種綜合考查時便會發現，中國的古代文化是

一種區別于海洋民族的大陸民族的文化；是一種既不同於遊牧社會，也不

同於工業社會的農業社會文化；是一種與中世紀亞歐的等級制度和印度種

姓制度相出入的宗法制度的文化。地理環境的、生產方式的、社會組織的

這三個層次的格局，決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類型。中國古代文化的一系列

優長與缺失，都與此或遠或近、或深或淺地存在著內在聯繫。」（深圳大學

國學研究所 16）這種複合性的大陸民族文化、農業社會文化和宗法制度的

文化類型往往體現出如下特徵：統一性、連續性、包容性、多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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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發展角度看，任何國度、民族本身都是一個複合的共同體。「中

國」一詞自西周時出現到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的說法，三千年間存在

著各民族認識身份和選擇文化態度的過程。未能複合進漢民族這一共同體

的部族遷徙到交通阻塞的邊遠之地，逐漸衍化成少數民族。連「漢人」這

一民族稱呼，也是契丹族進入中原之後使用的稱呼。這種複合融生特徵最

初在《詩經》這一文化典籍中得到集中體現。《詩經》中的篇章大都創作

于周初至春秋末葉，來源於若干諸侯國家和地區，具有荊楚文化、齊魯文

化、巴蜀文化、燕趙文化等地域風格。在偏僻封閉以種植業為主的國度裏

的中國古代人眼裏，中國就是宇宙的中心，天下就是世界、人間。《詩經》

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是中國古代人這種

宇宙觀的體現。在漢代賈誼的《過秦論》中有這樣的表述：「有席捲天下、

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其中的「天下」、「宇內」、「四

海」、「八荒」等詞為同一意思：中國人眼中的全宇宙。中國中心的宇宙觀

使中國古代人相信，中國人是優越于其他民族的，而中國創造的文化也必

然地優越於其他民族文化。在這種宇宙中心的幻覺中，華夏民族曾創造出

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輝煌文明。在文學領域中國古代的中外文學接受與

影響主要在東方文化圈內進行：在文學接受方面，中國文學主要來自印度

佛教文化影響，季羨林先生認為在中國廣義的文學遠在六朝以前就已經受

到印度文學的影響；在文學影響方面，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其文化對世界文化，尤其是對東亞、東南亞文化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其最高表現是（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的）儒教文化圈的形成。中國以「世

界中心」、「文化中心」的優越心態與其他民族與國家進行文化交流一直持

續到鴉片戰爭時期。 

在 1840 年的鴉片戰爭以及後來西方列強入侵等一系列的慘痛事實面

前，中國文學所固有的「世界中心」地位無奈地讓位于西方文學，從而被

迫退居到世界文學邊緣的位置。1840 年的鴉片戰爭標誌著擁有數千年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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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古典中國的解體和現代中國的建設進程的開端。李鴻章在第二次鴉

片戰爭後無不感慨地說道：時至今日，地球諸國通行無阻，實為數千年未

有之變局。王國維在論述外界勢力影響中國學術趨勢時，高度評價了「第

二之佛教」即西洋思想東來對促進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的重大意義。在

這樣特定的語境壓力下，中國第一批覺醒了的仁人志士開始睜開眼睛觀看

世界，中國的民族精英開始走上漫漫的西天取經之路。中國文學亦不得不

尋求新的歷史生長點，在圍繞著「封閉與開放」這一矛盾爭論中，中華民

族文學開始融入世界文學的歷史語境之中。由此不難看出，中國文學滋生

出世界文學欲望和意識是以慘痛的代價為前提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

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接軌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偏差：民族文學的自卑

從根本上限閾了自身世界文學的選擇權利，主要表現為被動地接受世界文

學而非主動地參與世界文學，異域文學進入中國並非其文學本身突然強化

了它的輻射力，亦非中國文學在全面地瞭解世界各民族文學之後，坦然地

找到了彼此接軌的內在契機，而是驚慌失措中的極端之舉；中華民族文學

對世界文學選擇上的被動接受帶有極大的盲目性，缺乏對彼此文學歷史和

現實意義的評估，從而造成世界文學選擇進程中民族主體性缺席和異域價

值膨脹。 

中國文學地位由東方區域中心向世界邊緣的變化，恰好與歌德、馬克

思等人對「世界文學」論述的時間點相吻合。 

 

三、回到「世界文學」命題之初 

 

文學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化交流的高級存在形態。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在其形成和發展中都伴隨著與其他民族文學的相互

交流、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情形。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積極開拓世

界市場，各個國家民族文學原有的封閉性自給自足性被打破。正是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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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條件下，歌德、馬克思等歷史偉人敏銳地把握到時代的訊息，機智

地提出了「世界文學」的宏偉構想。那是一個需要巨人並產生巨人的時代。

重溫經典作家的全球化視野下的「世界文學」思想是我們切入這一問題的

必由之路，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對中國文學的未來發展具有深刻的指導意

義。 

歌德（1749—1832）最早提出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這對美學範疇。1827

年 1 月 31 日他在談到中國傳奇和貝朗瑞的詩時，說：「我愈來愈深信，詩

是人類的共同財產。……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說，詩的才能並不稀罕，任

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自己寫過一首好詩就覺得自己了不起。不過說句實在

話，我們德國人如果不跳出周圍環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們就會陷

入上面說的那種學究氣的昏頭昏腦。所以我喜歡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的情

況，我也勸每個人都這麼辦。民族文學在現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

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並說：

「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覺到

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裏一切都比我們這裏更明朗，更純

潔，也更合乎道德。」（朱光潛 112-113）歌德談話的理論意義在於：文學

藝術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應該理解為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全人類共

用；是價值的共識，而不是排斥個性、多樣性、多元性。它至少帶給我們

兩個深刻啟示：第一、他強調不同的民族（譬如德國人和中國人）「在思

想、行為和感情方面」是相通的，是「同類人」。這一論斷肯定了文學藝術

之所以可以全球化在精神氣質方面的內在基礎。文化誠然是人性化的產

物，誠然具有地方性、區域性、民族性，誠然需要傳統的積累和地方性、

民族性的精神氣質培育，誠然不同於自然資源的加工和利用，然而，這並

沒有否定人心是可以相通的，並沒有否定西方人和東方人，黑人、白人、

黃種人等在思想、行為、情感等方面是可以互相交流的、互相理解、互相

融合的，是可以取得價值共識的。不同的民族「在思想、行為和感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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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通性突出了和彰顯了文學藝術的全球化共性、普遍性，這是全球化的

可能性的前提，同時它又是建立在民族文學的差異性的基礎上。用民族文

學的共性、普遍性去消解民族文學的多元化、多樣化是荒謬的。眾所周知，

即使是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民族之內，還會有不同流派存在，即使同一

個流派，不同的作家也必須具有自己的風格特點。個性的差異性、風格的

獨特性正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本質特徵，如果失去了這一特徵，文學也

就不復存在，何談什麼全球化？第二、歌德主張「跳出周圍環境的小圈子

朝外面看一看」、「環視四周的外國民族的情況」，這有助於克服民族主義的

狹隘性。每個國家和民族的人，都有自己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自愛心。但愛

國和民族自愛，絕不同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前者多是開放的交往的互利

的，後者則往往表現為封閉自私利己的。對中外人類歷史的成功經驗和反

面教訓我們一定要認真加以總結。2

繼歌德之後，而立之年的馬克思(1818—1883)恩格斯（1820—1895）

在《共產黨宣言》（1848）進一步提出和論述了世界文學的命題：「美洲的

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

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的商品

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

所準備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

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工業、商業、航海業和

鐵路愈是擴展，資產階級也愈是發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資本……不斷擴大

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

創業，到處建立聯繫。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

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

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

 

                                                 
2 參閱杜書瀛。《在全球化浪潮面前》（載嚴平編著的《全球化與文學》。山東教育
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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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

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

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

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

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

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

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

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

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馬克思、恩格斯 26-30）如果說

歌德從唯心的普遍人性論出發來構想「世界文學」，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

產黨宣言》中所主張的「世界文學」則是從經濟和世界市場的角度加以立

論的。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恩始終善於在社會結構中把握問

題，並將經濟問題作為解釋諸多矛盾的切入點。在經濟學領域馬克思不僅

天才般地發現並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剩餘價值規律，同時在資本主義還處

在萌芽和發展時期就準確地把握到貨幣資本逐利的特點並科學的發現了

其全球化運作規律。馬恩在 19 世紀所作出的諸多論斷已經被今天的實踐

所證明，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從而顯示出馬克思主

義強大的生命力。馬恩關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全球化問題的論述，其核

心內容及思想深度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馬恩首先闡明的是物

質文化即居於基礎地位的經濟的全球化——市場的全球化、貿易的全球

化、生產和消費的全球化；接著他們也略微涉及這種經濟全球化對政治全

球化的影響——資產階級迫使別人「推行所謂文明制度」。第二，全球化是

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結果，同時反過來它又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

展。第三，馬恩在論及經濟領域、物質生產（物質文化）的全球化時，跟

著必然也推及精神生產（精神文化）的全球化。他們預示了各民族的精神

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並且瞻望了未來將由各種地方的和民族的文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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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世界文學」的前景。當然，這裏的「文學」泛指科學、藝術、哲學、

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 

 

四、世界文學語境中的中國文學 

 

在中國被動接受世界文學的百年現代化進程中，西方世界文明進入了

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時期，當今世界已然進入一個全球一體化時代，中國

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間的諸多問題也相應呈現出不同於以往時期的新特

點。同時人們對「民族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內涵也有了新的理解。我們

認為所謂民族文學，是指民族歷史篩選（共時篩選和歷時篩選）後的母語

創作文學成果，這些成果代表著不同歷史時代的文學水準和文學成就，並

且在民族精神意識上產生過程度不同的影響（共時影響和歷時影響），具

有普遍性接受品格和綿延性存在品格。所謂世界文學，是指那些不僅在本

民族範圍內發生發散性影響，而且同時對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產生輻射性

影響的作家作品。任何一種民族文學，都有其作品成為世界文學的機會，

但是只有那些不僅在民族範圍內產生發散性影響，而且同時對其他民族的

精神生活產生輻射性影響的作家作品，才具有世界文學意味，或者說進入

世界文學圈內（王列生 2-4）。對世界文學的這一科學闡釋，既涵括了以往

將世界文學理解為各民族文學的集合和各民族文學的聚焦的合理成分，又

克服了「集合論」和「聚焦論」理解的偏狹。在當下新的全球化的歷史語境

中，隨著中國由人口大國向經濟大國的崛起，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發

展策略和模式也必須作出重新的思考。在遵循中國文學歷史發展規律基礎

上中國文學應循序漸進地處理好如下問題： 

首先，處理好中國本土文學間的問題，諸如「漢族與少數民族」、「中

心與邊緣」、「官方與民間」、「雅與俗」等問題。今天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以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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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為主彙集了滿、蒙、回、藏等五十餘個少數民族的民族共同體，這是

歷史上不同民族間相互戰爭、碰撞、溝通、交流、融合的結果。由於中國

地域廣大、民族眾多，早在先秦時期就形成了荊楚文化、齊魯文化、三晉

文化、秦文化、燕趙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以及苗文化、蒙文化、藏

文化等不同地域的各具特色異彩紛呈的民族文化。大約從《詩經》時代開

始，各部族——民族語言文化間的交流，隨著各部族——民族語言文化的

發展日益明顯。歷秦至漢，張騫出使西域，加強了華夏與西北的聯繫；南

北朝的對峙，實為南北文化的分野；日益強大的北方（包括西北和東北）

少數民族文化，發展到遼、夏、金、元，一步步取得了對整個中華民族的

統治權；由明到清，依然是少數民族文化統治華夏文化，然而（文明的）

弱者統治（文明的）強者的文化現象，不僅沒有削弱或消解漢文化，反過

來卻通過碰撞、溝通、交流、融合，整合壯大、生成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

華夏文化（徐揚尚 8-9）。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不同民族的作

家用本民族的語言創作出無以計數的民族文學作品，即便是他們用漢語言

來創作，其作品仍然帶有其本民族的文化基因，從而呈現出不同于其他民

族文學的特點。因此，在民族林立的中國其不同民族文學間可以進行相互

文學比較。我們可以把中國文學內部這種民族間的文學比較看做是對中國

文學本身的一種反省性認識，同時這種國內民族文學間比較對跨國度比較

文學研究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在印度這樣國內民族林立的國家同樣可以進

行這種比較研究，在美國這樣一個移民所組成的國度進行內部的民族文學

間比較研究同樣意義深遠。因此，認為在一個國家中不能進行比較文學研

究的學者，其國家大多為非多民族國家（季羨林 326）。 

處理好中國文學「漢族與少數民族」問題對「中心與邊緣」「官方與民

間」「雅與俗」等一系列問題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少數民族文學對於整個

中國文化而言，帶有邊緣性。邊緣的東西沒有模式化和僵化，處在不穩定

的流動狀態，極具活力。邊緣的活力，既表現在精神思維的原始性、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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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多樣性，具有超越中心部分模式化、模仿化和僵化的傾向，又表現在

它是對邊緣外進行接觸的前沿，在古代中國西阻於山、東阻於海的情形

下，它的文化未定型性往往通過一些交通孔道，成為外來文明傳向中原的

仲介站。即便是從事漢語正宗文學的寫作，一些少數民族作家也帶著特殊

的文化基因和世界感受，出手不凡，給文壇送來新情調、新境界的驚喜。3

其次，處理好與印度、伊朗、越南、日本等周邊國家民族文學間問題，

進而處理好與其他「東方國家」民族文學間的問題。這是在處理好中國文

學內部不同民族文學間問題、理性認識中國文學的基礎上進而在東方文學

範圍內處理好中國文學與東方國家文學間的問題。在中國所謂「東方」有

一個歷史演變過程。專就中國而論，古代所謂東方純粹是一個地理概念。

以中國為中心，在西邊的稱西方，在東邊的稱東方。在佛教信徒眼中，印

度是西方極樂世界。在幾千年的長時間內，在中國人心目中印度屬於西

方，描寫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去取經的長篇小說就叫《西遊記》。到了明

代西方的概念又有了變化。舉世矚目的鄭和下西洋，所經過的地方已經越

出了海南、南海或者南洋的範圍，而是包括了印度、阿拉伯以及非洲東部

在內，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屬於西洋的範圍。可以說古代中國一直到鴉片

戰爭，都是在「中國中心論」的基點上來看待所謂東方和西方的。從鴉片

戰爭開始，所謂東方和西方就不再以中國為基點，而是以歐洲為基點，成

了「歐洲中心論」了。到了這個時候，不但中國，日本和朝鮮等國算是東

方，連以前我們中國人認為是西方的印度、阿拉伯國家，包括非洲在內，

都成為東方了。隨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原本只是地理概念的

東方和西方被改變為一個政治概念。季羨林先生在《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

一書中把人類歷史上的文化歸併為四大文化體系：一、中國文化體系；二、

印度文化體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四、歐洲文化體系。

 

                                                 
3 參閱楊義。《中國文學的文化地圖及其動力原理》（載嚴平編著的《全球化與文
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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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者屬於東方，最後一個屬於西方。在東方三大文化體系之間，交流活

動是經常的。每一個文化體系都是既接受，又給予，從而豐富自己，增添

了發展活力。在遵循民族文化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季先生把一個國家、民

族的文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根據本國、本民族的情況獨立發展。

在這裏，民間文學起很大的作用，有很多新的東西往往先在民間流行，然

後納入正統文學的發展軌道；第二，受到本文化體系內其他國家、民族文

學的影響。本文化體系以外的影響也時時侵入；第三，形成以本國、本民

族文學發展特點為基礎的、或多或少塗上外來文學色彩的新文學（季羨林

292-299）。中國古代與其他國家間的文化交流主要體現在第二個階段，這

一階段又以東方文化圈內的交流為主，歷史上中國與印度、波斯帝國等西

亞國家、越南等南亞國家以及與日本文化的交流足以體現這一特點。以西

方文化使者馬可·波羅和利瑪竇等為代表的歐洲文化體系與中國文化體系

的交流，究其深度和廣度而言遠遠無法與中國文化體系在東方文化圈內的

接觸、交流相比擬。這一歷史時期，中國西南、西北民族及其地域在中國

與東方文化圈內所做的文化交流中發揮著積極仲介性的作用。東方文學間

的比較研究具有廣闊的學術天地，總結歷史上中國與其他東方國家之間的

文化交流，無論對於保護發展我國的文化遺產，還是進一步加強促進與東

方文化體系、歐洲文化體系間的交流都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最後，處理好與西方國家民族文學間的問題，諸如中德、中法、中英、

中美等問題，進而循序漸進的處理好與其他西方國家民族文學的問題。在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和傳教士利瑪竇、德國的思想

巨人萊布尼茨和著名文學家歌德、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等文化使者做出

巨大貢獻，但由於這一中西文化交流分屬不同的文化體系（東方文化體系

和歐洲文化體系）並且兩個文化體系中心距離相對遙遠，其文化交流受到

時空上的諸多限制。在全新的全球化（或地球村）「歐洲中心論」的歷史

語境下，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主要需解決「獨語與對話」、「中心與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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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等問題。 

在世界文學的生存語境下，任何一個民族文學既有獨語形態，又有對

話形態，它們作為對峙而又不可或缺的存在事實呈現出一個民族文學完整

的生存狀態。這裏的獨語與對話都是建立在彼此雙方平等自由的基礎上，

否則就帶有語言法西斯的味道。所謂「獨語」，並非限於個體的言說方式，

而是指內傾語境的民族言說行為，它包括：（一）語言本體的孤獨；（二）

話題的孤獨；（三）話語氛圍的孤獨。就話語的獨語特性而言，一般認為

民族的現實生存話題或者文化及文學話題，未必都是其他民族正在關注或

者有興趣關注的焦點，但同時它對民族自身的當下演進而言又有其別無選

擇性，民族因此而應說、能說卻始終還只不過是自說。所謂世界語境無疑

應該是集體性在場，由此而形成語種文化間的公共性談論氛圍，然而這終

究只是理想主潮的學理設定，幾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有某一種或某

幾種語種文化的暫時缺席。獨語語境的存在，並非與封閉或開放成直接正

比例關係，也就是說，即使在世界交往頻繁和世界文化融合時代，獨語依

然會存在，而且有其存在合法性。其合法性體現為：（A）不可對話。這一

點，乃是由民族的精神個體性所決定，意即一種文化的生存內涵和言說方

式，總有其自在和自為的方面，而以一切自在自為之內容，實際上並不能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實現跨文化參與者之間的「說——聽」在場性關係，所

以一切「說」都只能是獨語，或者通俗地說「自言自語」。（B）不能對話。

這一點，乃是由民族利益所根本制約。從長遠的人類命運看，各民族的文

化利益顯然帶有終極一致性，然而這絲毫不能排斥現實利益的單位切分，

及走向整體或走向完全的共在並非相同的過程，承享和付出的差別，強勢

和弱勢的差別，言說和傾聽的差別，將在漫長的歷史階段內表現得非常突

出。（C）不必要對話。這一點，乃是由世界語境的談論品質所決定。既然

存在著獨語語境，也就有與之相吻合的獨語文學。要想使「獨語文學」的

邊界相對清晰，必須首先排除如下三種誤解：(A)將獨語文學理解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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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文學現象。（B）將獨語文學理解為一種自棄文學現象。（C）將獨語

文學理解為一種對抗文學現象。所以，我們所首肯的獨語文學，乃是民族

暫時離開交談語境後的自我精神反思，在一種文學地言說過程中展開著民

族的獨立生存空間。民族文學理所當然地要在世界情境中出場，並以熱烈

的姿態同其他母語文學交談、交流、交匯直至交換，有如個體之必須經常

保持對群體公共活動的參與態度。但是，民族文學也不得不時時退場，冷

靜地回到自己棲居的家園，有如個體之可能在獨自狀態中內省、哀歎、感

喟乃至吶喊和咆哮。日常經驗中，一個人如果終日只是顧及或熱衷於同別

人對話，人們便有理由懷疑其精神紊亂（王列生 178-185）。中華民族的文

學就帶有極強的獨語特色，其獨語的具體表現在它記述中華民族獨特的內

部生活、揭示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隱秘、表達中華民族獨特的言說方式。

中華民族的文學的獨語特點，與上文提及的中國地理環境數萬年來大致保

持著幾個特點密切相關。在現代生存情境裏，在交往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完

全不成其問題的前提下，剩下的問題只是如何交往的疑慮，可以毫不誇張

地說對話已經成為現代人生存的基本態度和基本方式。因此，我們認為對

話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碰撞、接觸、溝通、交流，它是文化整合過程

中的高級發生形態。總結鴉片戰爭以來百年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經驗教

訓，我們認為當下的中西文化對話必須建立在彼此獨立性、公平性、合目

的性和標準的相對一致性等諸多前提的基礎上。 

自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文化的地位發生了由東方區域中心到世界邊緣

的轉化，這一邊緣文化成為被歐洲中心文化牽引的相對落後的文化，相應

邊緣位置的中國文學也總是受到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文學的牽引。在殖民

主義的話語氛圍裏，「邊緣」不僅象徵著文化落後的客觀實在性，還意味著

「邊緣」對中心的絕對臣服，而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中，

必須承受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和宗教歧視等一系列迫不得已的苦難和「陣

痛」。這種「陣痛」被認為是邊緣文化民族進入世界文明狀態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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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和環節。在中華民族的文化面臨著諸如失敗的痛苦、失尊的尷尬、失

語的無奈語境壓力下，梁啟超、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文化巨匠為我民族

文學走向世界文學做出紮實的富有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鑒於百年中西文化

交流的歷史經驗，我們認為「自高自大」、「唯我獨尊」的「天朝心態」不可

取，自輕自賤、妄自菲薄、自暴自棄同樣要不得。馬克思關於藝術發展同

物質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思想，對我們當下處理中國文學與西方國家民

族文學間諸多問題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同時，世界文學數千年的歷史演

進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能夠恒常不變地保持其中心地位並

持續地影響其他民族的文學。 

 

五、結論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漸次呈現出的中國本土文學間的問題、中國

文學與「東方國家」民族文學間的問題、中國文學與「西方國家」民族文學

間的問題構成了中國比較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每一層面都包含著極

其豐富的內容，而且幾乎每一層面都面臨著許多基本相同的話題，諸如「中

心與邊緣」、「獨語與對話」等。因此，每一個層面問題的解決對其他層面

問題的解決都具有示範意義。在全球化背景和世界文學的語境下，我們認

為中國文學要在處理好與「東方國家」、「西方國家」民族文學間問題的同

時，應進一步下大力氣做好中國本土文學問題研究工作，其中「漢族與少

數民族」文學間問題研究最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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